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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许多

上海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脑海中首
先跳出的三个字就是“熏拉丝”。

“熏拉丝”就是熏蟾蜍，流行于

青浦、金山、浙江嘉善一带，有着上
百年历史，原本食用就被归于陋

习，往后更是绝对禁止。在“熏拉
丝”食俗起源地之一的金山区枫泾

古镇，原本集中售卖拉丝的美食街
集体包起了粽子；一家以“熏拉丝”

起家的老店，已经开发出了新菜熏
牛蛙替代。不论情结有多深，百年

食俗一朝彻底改变，已成定局。

美食街改行包粽子
随着疫情褪去春暖花开，封闭

多日的枫泾古镇终于迎来了首批

游客。古镇里有一条美食街，以售
卖传统食品为主，以前几乎家家户

户都卖熏拉丝。和枫泾镇市场监管
局与绿化市容管理所的联合执法

组一起，记者来到了刚刚复市的美

食街，发现“熏拉丝”不见踪影，都
在门口包粽子。

“‘拉丝’啊？肯定不卖啦，就算
你们不来检查我们也不会再卖

了。”一位店主接过宣传资料，大大
方方地把执法人员带入厨房检查，

表示供货方也没再联系他们。跟随

执法组一路走，看到不少宣传禁售
禁食“拉丝”的横幅，其中一条写

道：“上海没有蟾蜍养殖厂，全部都
是野生动物”。

金山已向全区商超、餐饮、作

坊发放了《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的公告》，禁止生产、加工、销售“熏

拉丝”。“蟾蜍是国家法定三有（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保护动

物，上海重点保护动物，野生蟾蜍
原本就不能销售，但这里的店家都

有外地蟾蜍养殖场提供的证明，以
前没有执法依据。”执法人员说。

《决定》颁布后，枫泾镇成立联
合执法组，多日来已发动多轮检

查，没有发现“顶风做案”的情况，
但有一些饭店菜单还来不及更新

仍有蟾蜍菜品，被要求立即整改。

“拉丝情结”不得不弃
蟾蜍样貌丑陋，浑身疙瘩体态

臃肿，已经尽力长得不像食物，所

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要吃蟾蜍。
但对于许多枫泾人而言，“拉丝”食

俗不仅是美味，更是一种情结。
“我们是吃着拉丝长大的。”在

美食街开店的马永发今年 59 岁，

他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农忙结束回
家路上，总会捉几只回来烹煮。只

要天一下雨，家门口都是蟾蜍。
那时“熏拉丝”吃法并不流行，

小朋友夏天发痱子，父母会煮“拉
丝汤”，还真有效果。大约二十多年

前，“熏拉丝”突然走红，成为青浦、
金山、嘉善一带的地标性美食。

制作“熏拉丝”的过程也很讲
究，二两半的拉丝正好，先煮熟，再

将红糖放入菜油中加热，用升腾的
烟雾熏制煮好的拉丝，用料、火候、

熏制时间不同，味道也大不一样。
马永发也知道这门生意不是

长久之计，因为进货渠道说都是养
殖的，但养殖蟾蜍非常麻烦，比牛

蛙难多了，供货量这么大其中估计
有被捕捉的野生蟾蜍混在其中。

“我试过熏牛蛙、熏鹌鹑、熏鸡腿
等，味道还不错，特别是熏牛蛙，基

本上口感和‘熏拉丝’差不多，等疫
情结束做给你们吃。”马永发说，虽

然有点不舍，但是时候彻底告别
“熏拉丝”了。

食材可换技艺不变
在朱泾镇一家餐馆前，记者赫

然看见一块写着“熏牛蛙、椒盐牛

蛙”的黑板。一问才知马老板的创
意已经有人付诸实践。这家名为罗

星餐厅的饭店，也是靠卖“拉丝”起
家。年轻的老板小陆告诉记者，20

年前他的爸爸从一家街边大排档

起家，拿手菜就是“熏拉丝”和“椒

盐拉丝”。后来经营饭店，许多市区
的客人都会专程赶来吃“拉丝”。
“换上以前，你们来采访我肯

定拒绝，卖‘拉丝’总是有些尴尬，
连菜单都不敢上，有种打擦边球的

感觉。”小陆说，疫情一暴发，他就
做好了转型的准备，趁着关店在家

实验用牛蛙代替，同时通过微信群
咨询顾客的意见。“以前熏牛蛙客

人不接受，说没‘拉丝’有嚼劲，但
现在大家也没话说了，试了一下效

果很好，所以这几天就开始卖了。”
记者买了一只熏牛蛙品尝，肉

质比“熏拉丝”稍嫩一些，但味道上
差异不大。小陆说，食材可以换，但

熏制的技艺还是值得传承的，这种

本乡本土的味道，是长久的记忆。
“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该淘汰的淘

汰，该传承的传承，告别了‘拉丝’，
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打广告了。”

蟾蜍逆袭有无可能
“拉丝”换牛蛙，对于上海蟾蜍

一族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但它

们的种群数量是否能够得以恢复？

上海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姜龙认
为，没那么容易。

中华蟾蜍，原本在上海到处都
是，但这些年却成为了重点保护动

物，究其原因，除了被大量捕捉外，
栖息地被破坏是关键。

姜龙告诉记者，他曾做过关于

上海中华蟾蜍的野保调查，这种颜
值不高的小动物，其实是上海生态

链中重要的一环。蟾蜍体型大胃口

大，是消灭害虫的好手，远超其他
蛙类，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来源。

中华蟾蜍不挑食，不金贵，繁
殖量大，但依赖小水塘、水田、湿

地、湖泊等生存环境。随着乡村城
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河道两岸景观

化，农药被大量使用，水质被污染、

小湿地逐渐消失，这是它们如今难
得一见的主要原因。不少公园周边

成为了它们的避风港，如今在城区
见到蟾蜍的机会反倒比农村大。

姜龙带记者来到仙泾河，短短
几百米河道被村民放置了十多个

捕鱼笼网，沿河岸两边竖起了高耸
的水泥防汛墙，蟾蜍一旦进网就出

不来，就算想繁殖也上不了岸，在
这种环境中，就算“熏拉丝”被禁，

蟾蜍种群也很难复苏。
“除了加强野保意识教育，更

重要的是恢复它们的栖息地，禁止
交易食用只是一个开始，保护野生

动物让它们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才
是最终目的。”

    说实话，“熏拉丝”是什么味

道，最后一次在哪里吃，我已经
记不太清了， 只有一点可以确

定，从来就没有觉得这是一道不
吃就会“抱憾终生”的美食。

让我印象深刻与蛤蟆有关
的，倒是些很久之前发生的小事。小时

候，癞蛤蟆到处都是，就算住在市区，

也常偶遇这些长相遭人嫌的小动物。

小时候夏天下暴雨后，经常会去水

塘捉小蝌蚪，我尽挑大个的捉，我爸爸
说这些都是“拿摩温”。 我不信，结果不

久后家里出现了一群小蛤蟆到处蹦跶。

念小学的时候， 班里调皮的男生

经常去捉癞蛤蟆放在女生课桌里，只为
在听到一句“哟！ 哈腻心”后放声大笑。

还有一次在小区门口偶遇一只巨

大无比的癞蛤蟆，眼睛生得如红宝石
一般，莫名觉得好看，就用报纸包起

来带回家玩。 这只可怜的大蛤蟆被我
折腾了一个下午，最后在我父母的怒
吼声中，才被一脸懵圈地放回绿化带。

所以在我的概念中，癞蛤蟆是书

本中的益虫、恶作剧的道具以及儿时
的玩伴，而不是什么美食。 没想到一

场疫情，改变了上海癞蛤蟆家族的命

运。 我觉得这是好事，少了一道“名

菜”， 换来的是孩子们又有机会见到
活生生的癞蛤蟆，而不是在我们的讲

述中，想象一下雨就会开“蛤蟆大会”

的有趣景象。 李一能

售卖拉丝的老店集体包起了粽子，口感相似的熏牛蛙登陆餐桌

蟾蜍种群复苏 禁熏拉丝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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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泾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在一家酒楼厨房检查是否存有熏拉

丝等野生动物

荨 朱泾镇一家餐厅新推出熏牛蛙和椒盐牛蛙代替熏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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